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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方言“佛白”一词的源流考
李真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1100；

摘要：本文以阜阳方言中的双音并列词“佛白”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词义内涵与形成源流。“佛白”在阜阳

方言中特指“人啰嗦、麻烦、讨厌、多嘴”，核心语义指向负面言语行为。通过语音演变、文化渗透与词汇构词

理据的多重考证发现：“佛”“白”二字均含“言说”义，其中 “佛”是“说”在阜阳方言发音习惯影响下的

语音变体，而“佛白”的形成既与中原官话的语音演变规律相关，又深受佛教文化在皖北地区的传播影响，同时

体现了物性结构在方言词汇构建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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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阜阳地处安徽省西北部，其方言隶属于中原官话皖

北片，根据贺魏的分区标准，主要归入商阜片，内部可

细分为东部、西部、北部、沿淮及中部五个方言小片[1]。

作为阜阳方言中的常用口语词，“佛白”一词被《阜阳

民俗文化研究》《阜阳历史文化概观》等文献收录，语

义聚焦于“啰嗦、麻烦、讨厌、多嘴”，但其字面形式

与实际语义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本文拟从语音演变、文

化背景、词义理据三个维度，对“佛白”的源流进行系

统考证。

1“佛”字的语义与语音溯源

《汉语大词典》《辞源》等权威工具书均记载“佛”

（fó）的核心义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及其相关宗教

活动”，未收录“言说”义项。但结合阜阳方言的语音

特征与文化语境分析，“佛”的“言说”义实则源于语

音演变与文化渗透的双重作用。

1.1语音演变：“说”的方言音变

阜阳方言依据地理区位与语音特征划分为五个小

片，其中东部、西部与中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卷舌音

[ʂ]在合口呼韵母前发生唇齿化变异，即当声母[ʂ]与合口

呼韵母[uo]、[uɛ]、[ua]、[uei]相拼合时，不仅声母[ʂ]会
读作唇齿擦音[f]，韵头[u]也会随之脱落，典型例证便是

[ʂuo]在方言中读作[fo]。[2]

乔全生先生指出，古书母字读作[f]声母的语音现象，

最早可追溯至元明时期，元杂剧文本中留存有“说”“佛”

同音的直接佐证。元李寿卿所著《度柳翠》一折中，月

明和尚有如下自白：“有人来问贫僧如何是佛，我说你

说的便是；有人来问贫僧如何是道，我道你道的便是。”

该段文字明确运用了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以“说”谐

“佛”之音，同时以“佛道”之“道”谐“说道”之“道”，

形成双重语义关联[3]。元曲作为以当时北方方言为创作

基础的文学载体，其语音记录具有重要的方言史价值。

“佛”字属奉母字，在北方方言绝大多数区域历经清化

后均演变为[f]声母，仅山西平遥、交城、文水等七县仍

读作[x]声母，且此读音仅限洪音字；而北方方言中“说”

字并未出现[x]声母的演变轨迹，由此可推断，“说”与

“佛”的同音关系，实则是“说”的读音向“佛”的[f]

声母靠拢演变的结果。

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076图记载，“书”

字声母读作擦音[f]的现象，主要分布于晋南、陕西、鲁

西南以及与山东交界的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其中明确

记录了阜阳北部的亳州与东北部的利辛两地“书”字声

母为[f]，这与阜阳方言中卷舌音唇齿化的演变规律形成

互证[4]。方言地理不仅是单纯的地理分布现象，更是承

载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文现象，因此对区域方言地理的研

究，必须结合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脉络。阜阳方言

既存在历时层面的古今演变差异，也存在共时层面的地

域分布分歧，造成这种方言分歧的成因复杂多样，其中

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是关键影响因素之一[5]。阜阳方言中

卷舌音在合口条件下的唇齿化发音习惯，与山东、山西

部分地区的方言特征高度契合，而阜阳旧志的记载印证

了这一语音关联的历史渊源——阜阳历史上曾发生大

规模的山东移民迁入事件[6]。山东枣庄方言中[ʂ]声母拼

合口呼韵母的字今读[f]声母，这一方言特征与阜阳方言

的语音演变规律完全一致，结合这一历史移民背景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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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对应关系，可初步推断阜阳方言“佛白”一词的原始

形式应为“说白”，其核心演变机制便是“说”字在方

言中读作“佛”的[f]音。

《汉语大词典》收录“说白”一词，其注音为[shuō

bái]，并记载三大义项：①戏曲台词；②说话、表述；

③指言说无根据、无法实现的内容。后两项与 “佛白”

核心语义一致，差异仅在于“佛白”附加“啰嗦、讨厌”

的负面情感色彩。结合阜阳地区[ʂ]声母拼合口呼韵母字

今读[f]声母的语音习惯，可进一步佐证：阜阳方言口语

中的“fó bái”，最初的书写形式应为“说白”。受方

言发音习惯的制约，加之民间口语传播中对字词规范写

法的认知缺失，民众便以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发音完

全一致的“佛”字替代“说”字，最终形成“佛白”这

一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

1.2文化渗透：佛教文化的影响

安徽北部作为南北交通要冲，是佛教早期渗透区域

之一。事实上，佛教传入安徽的时间与传入中国汉地的

历程几乎同步，其传播速度与覆盖范围远超一般区域文

化的扩散节奏[7]。荷兰汉学家许里和考证，约在公元 50
年前后，佛教已传入皖北、豫东、鲁南交界地带[8]，而

阜阳正处于这一核心圈层的关键节点，为佛教文化的后

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宋至明清，阜阳佛教盛行，这一时期阜阳境内不

仅原有佛寺得到持续扩建，新的佛教场所亦不断涌现，

形成了“寺塔林立、僧众云集”的文化景观。《阜阳府

志》《颍州志》记载境内佛寺林立，始建于北宋的资福

寺、清康熙年间修建的文峰塔等实物遗存，印证了佛教

的深远影响。《康熙字典》注“阜，佛寺，香界亦曰香

阜”，进一步揭示阜阳地域名称与佛教的关联。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体系，佛教在向中国汉地传播的

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传播矩阵，涵盖口头传播、文

献传播、实物传播、艺术传播等多种灵活有效的传播方

式，僧尼诵经说法的口耳相传模式，在民众认知中形成

“佛教徒勤于动口”的集体印象[9]。此外，敦煌文献中

“佛”字常常被写作俗字“仏”。

况般若诸仏之母，金刚难坏之句。（《御注金刚般

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

如过去诸仏，出兴于世。（《发愿文》）

陆忠发先生认为“仏”是依据佛教徒“动口宣讲”

的特征所造的俗字[10]，后简化为“佛”。这一字形演变

暗示“佛”与“言说”的隐性关联，而“佛白”的负面

色彩，正是源于对“佛教徒过度言说”的引申，由“勤

于动口”衍生出“啰嗦、多嘴”的语义。随着汉字的规

范化发展，“仏”字逐渐被通行字“佛”替代，但这种

字形所承载的“言说”隐性语义，却在方言使用中得以

保留和传承。

2“白”字的“言说”义演变

“白”（bái）的“言说”义演变脉络清晰。《现代

汉语规范字典》收录其动词用法“说明、陈述”，如柳

宗元《童区寄传》中“虚吏白州，州白大府”，此处“白”

即“禀告、告知”。唐宋时期，“白”衍生出“口语化

陈述”的含义，形成“白话”一词，与书面语“文言”

相对；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出“夸夸其谈、说空话”

的负面义。如：

刘伶纵酒放达评：“不是大话，亦不是白话。”（《初

潭集》卷十七）

紫鹃道：“你妹妹回苏州老家去。”宝玉笑道：“你

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妈，无人照管，

纔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是扯谎。”(《红楼

梦》第五七回)
近现代以来，“白”的“言说”义在书面语与方言

中均得到延续与发展，衍生出“闲话、搭话”的口语化

义项，如李劼人《死水微澜》：“吃叶子烟时，总要递

一支给他，于不要紧的话时，总要找他搭几句白。”此

处“搭白”即“搭话、闲聊”，“白”直接等同于“话、

言语”，语义更为凝练直白，体现了“言说”义在口语

中的进一步简化。同时，“白”的“言说”义在各地方

言中形成了丰富变体，如苏州方言中“苏白”、四川方

言中“搭白”、湖北方言中的“说白”等，核心语义均

围绕“言语、说话”展开，印证其强大的地域传承力。

3“佛白”一词的词义理据

3.1比喻修辞的构词作用

比喻是方言词汇构词的常用修辞手段，其核心是借

助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实现语义表达。这一构词方式在

阜阳方言中尤为普遍，形成了一批兼具地域特色与语义

关联性的词汇。例如，因“植物叶子”与“薄被子”共

同具备“轻薄”的核心特征，阜阳方言中便以“盖体叶

子”作为喻体化词汇，用以指代“薄被单”，通过特征

关联实现语义的直观传递；又如，麻雀羽毛的黑褐色斑

点与人脸痣相似，因此阜阳方言以“黑雀子”作为喻称，

借指人体面部的“痣”，使抽象的身体特征获得具象化

表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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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友兰指出：“通过明喻造的形容词，前一语素一

般是喻体，后一语素并不是本体，而只是指明喻体和本

体所相似的性状或行为动作，本体并不在词中出现，而

一般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出现。例如，我们说‘这水冰凉

的’，意思是‘这水像冰那么凉’，其中的本体很明显

是‘水’，而不是‘凉’，‘凉’只是指明喻体‘冰’

和本体‘水’具有相似的性质。”[12]同理，阜阳方言“佛

白”中，“佛”作为喻体暗指“佛教徒勤于动口”的特

征，本体为“人”，通过“佛”与“人”在“言说行为”

上的相似性，实现“人如佛般多言”的语义表达，进而

引申出“啰嗦、讨厌”的负面评价。

3.2物性结构的语义支撑

生成词库理论强调词汇的生成性，物性结构作为核

心组成部分，包含构成、形式、功用与施成四大属性，

其中形式角色作为复合名词的重要语义理据，既存在显

性的直接表达，也包含隐性的间接映射。从表达特征来

看，形式角色通常以修饰性语素的形式存在于复合词中，

为了凸显所指事物的核心性状，常常以其他事物作为比

喻载体，其语义解读并非依赖语素义的直接叠加，而是

需要以人们对喻体事物的已有概念认知为基础，经过抽

象的思维加工与语义联想，才能准确把握所指事物的性

状特征[13]。

阜阳方言中“玉秫秫”（玉米）以“玉”作为形式

角色的承载语素，以比喻的方式暗示了玉米“色泽洁白、

颗粒圆润”的核心性状，读者无法从“玉” 的原始语

素义（玉石）中直接获取其在该词汇中的形式角色功能，

而必须调动自身关于“玉”的概念知识储备，通过“洁

白、圆润”的性状联想，才能准确关联到“玉秫秫”所

指代事物的核心特征。与之类似，“佛白”一词的语义

解读同样依赖物性结构中形式角色的隐性支撑：“佛”

字作为形式角色的喻体载体，其语素本义与“言说、啰

嗦”的语义并无直接关联，必须借助阜阳地区深厚的佛

教文化背景知识，结合民众对“佛教徒勤于动口宣讲教

义”的集体认知原型，通过语义联想与抽象思维加工，

才能深入理解“佛”所承载的“过度言说”的隐性语义，

进而完整把握“佛白”一词“啰嗦、多嘴”的核心内涵。

这一过程搭建了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之间的互动桥

梁，充分体现了物性结构在方言词汇语义构建中的核心

作用。

4小结

阜阳方言“佛白”一词的形成，是语音演变、文化

渗透与构词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语音层面看，“佛”

是“说”在阜阳方言唇齿化音变后的记写形式，“佛白”

源于“说白”；从文化层面看，佛教在皖北的传播形成

“僧徒勤于言说”的集体认知，为“佛”赋予隐性“言

说”义，并衍生出负面情感色彩；从构词层面看，“佛

白”通过比喻修辞与物性结构的双重作用，实现了语义

的形象化表达。这一词汇的源流考证，不仅揭示了方言

词汇与语音演变、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也为中原官话

的词汇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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